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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津云客户端

看往期电子报

非 薪传遗

张博：让更多年轻人喜欢上金派梅花大鼓
本报记者 张洁

追踪热点
提到看戏，许多人会想到剧场、舞台、座椅、聚光灯、红幕布。如

今在天津，经典话剧不仅在剧场上演，还出现在街头巷尾。在天津街

角遇见戏剧，已经成为天津文旅的一张名片。天津人民艺术剧院李

阳院长表示，天津正在不断地尝试打造数量更多的“空的空间”，将戏剧从剧场“移”到公

园、景区、街道，让观众在大街小巷邂逅经典戏剧，享受高品质文化。

梅花大鼓，京津地区独有的鼓曲艺术形

式，表演时，伴随着鼓板、三弦、四胡、琵琶与

扬琴这五种乐器的和鸣，恰似梅花五瓣绽

放，因此得名“五音梅花调”。历经数代艺术

家及票友的精心雕琢，至清末，这一曲种逐

渐定型为以“梅花调”为核心旋律的风格，广

泛流传于世。

梅花大鼓主要分为两个流派：金派与卢

派（也称花派），其中“金派”由金万昌先生于

二十世纪初期在北京创立。作为北方曲艺

的重要代表，金派梅花大鼓承载着深厚的历

史积淀与文化内涵，在第四代传承人张博的

努力下，金派梅花大鼓正逐步吸引更多年轻

人的目光。张博表示，他希望让更多的人了

解和欣赏到这一独特的中国传统艺术，为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尽己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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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观众喜欢街角话剧？
独特环境带来更强感染力

2024年年底的一个周六下午，记者来到位
于和平区金街的大铜钱广场，这里已经聚集了
数以千计的观众。身穿白色连衣裙的“陈白露”
独自站在浙江兴业银行旧址二楼的阳台上，说
起了那段经典的独白：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
后面，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陈白
露”在竖着罗马柱的欧式阳台上凭栏而立，与观
众们俯仰相望，让观众仿佛穿越回一个世纪前，
亲身体验发生在“惠中饭店”的故事。

随着《日出》等沉浸式街角戏剧演出活动在
社交媒体平台爆火，大铜钱广场的活动转为常态
化演出。众多戏剧爱好者和游客来此打卡，为一
出戏奔赴天津这座城。几乎每个有演出的时段，
广场都被围得“密不透风”。除此以外，讲述诗人
陆游一段人生经历的话剧《钗头凤》片段也在金
街大铜钱广场和天津人民艺术剧院门口上演。

记者向现场多位观众了解到，每次街角演出
都是观众爆满，有很多观众为了选一个合适的位
置观看演出，提前一两个小时就开始排队了。

将经典的话剧从剧场搬到户外，为什么一
下子吸引了那么多观众？

观看过《日出》《钗头凤》两部话剧沉浸式街
角演出的王彧妍说，作为观众，她觉得街角版降
低了观剧的门槛，使观众更加容易观看。如果
在剧院等一些场所演出，很多观众可能会因为
一些原因放弃了。但是在街角演出，只要观众
从大铜钱广场周围路过，都能看到。这一眼，很
有可能成为一名观众观看话剧的起点。

在观看沉浸式街角话剧之前，王彧妍观看
过《日出》和《钗头凤》的剧场版，她觉得，街角版
与剧场版相比，观剧环境、观剧氛围和演出的内
容都是不一样的。街角版更加注重场景的还原
性，比如《日出》的故事就发生在“惠中饭店”，观
众在演出地点一抬头就能看到这座建筑，这给
观众很强的代入感。特别是街角版《日出》中，
“陈白露”在阳台说的那段独白，要比演员站在
剧场的舞台上说，更有感染力，更能使观众共
情。而《钗头凤》的街角版，更像是一种经典艺
术的亲民化展示。

但是王彧妍也建议，如果想要更完整地观看
戏剧，还是要走进剧场。因为如今观看街角版话
剧的人太多了，演出现场被观众围得里三层外三
层，在最外面的观众其实是看不清表演的，只能
听到演员的台词，体验这种戏剧氛围。

◆街头环境与戏剧相融共生
观众给演出带来意外惊喜

天津人民艺术剧院沉浸式街角话剧《日出》
负责人卢森介绍，2024年国庆节期间，根据相关
工作安排，他们参与了“无处不沉浸 打卡
CITY SHOW”国庆文旅活动。这次活动选取

了天津多个重要的人文景区，涉及金街大铜钱
广场、和平印象城、睦南公园、张园、世纪都会前
广场、大理道86号、官银号，推出与景点文化背
景相呼应的经典演出，包括话剧、木偶剧、曲艺、
戏曲等，通过一些以经典戏剧片段为基础的互
动演出，引领观众沉浸式感受城市的魅力。

对于沉浸式街角话剧《日出》，卢森认为，
他们创作的初衷是通过这部剧让演员与观众
互动起来。因为曹禺先生是以曾发生在惠中
饭店的故事为基础创作了《日出》。在故事发
生地的街头上演《日出》，气场的吻合能给人带
来巨大的震撼！在这里演出，一方面是对曹禺
大师的纪念，另一方面也是宣传天津文化的一
个机会。

卢森说，在演出之前，项目组对《日出》原
剧进行了重新编排和整理。街角版《日出》围
绕观众与“陈白露”不期而遇来展开故事。随
着故事推进，观众也将邂逅“潘月亭”“张乔治”
“胡四”“王福升”“小东西”等人物，体验剧中8
位人物的复杂关系以及他们之间微妙的情感
纠葛。临近演出结束，“陈白露”站在阳台上，进
行4分钟的独白，这也是借“陈白露”之口，表达
了曹禺对美好世界的期望。

虽然将这部话剧从小剧场搬到了金街大铜
钱广场，但是与演出相关的措施一个都不能少，
卢森介绍，包括演员的化妆间安排、现场的安保
措施等，这些都得到了天津金街管委会的鼎力
支持，管委会的工作人员也是在每次演出前与

他们积极协调，保证演出的顺利与安全。
音响效果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沉浸式街角演

出的效果。卢森介绍到，街角版《日出》首场演
出效果并不理想，一开始低音效果出不来，后来
高低音效果都达标了，由于金街环境嘈杂，背景
音乐又听不清了。台词播放声音小了，就会造
成一些观众听不清，而声音太大，也会导致演员
声音的失真，影响演出的效果。周边的建筑、现
场观众的人数、音响的摆放位置，都会对音效有
影响。工作人员也是一边调整，一遍总结经验，
根据不同环境进行音效调整。在后续的演出
中，剧组又接连增加了新的设备，使得不同层次
的声音都有了更好的呈现。

沉浸式街角话剧《日出》最大的特色，就是演
员与现场观众进行互动，目前，该剧已经演出了
20多场，演员每场挑选的互动观众都是随机的。
现场的群众参与热情很高，都主动要求参演人力
车夫、打手等角色。这些观众没有经过排练，在
现场即兴表演，也会带来一些意外惊喜。

例如，有一次，一位外地大学生来看街角演
出。卢森看到这位大学生身体强壮，就让他饰
演人力车夫，还告诉这位大学生，当“陈白露”踩
人力车上的铃铛时要立即停车，而且还指给这
位大学生停车的具体位置。不料，演出时“陈白
露”忘了踩铃铛，这名大学生演得太过投入，脚
下也没停，老老实实地拉车，一直拉着“陈白露”
多走了将近10米的距离，这就给了其他演员反
应和重新走位的时间，最后演出顺利完成。

◆参与沉浸式街角话剧
演员面对全新的考验

天津人民艺术剧院青年演员许诺，饰演街
角版话剧《日出》中的顾八奶奶。她说：“我从
事话剧演出已经10多年了。传统的话剧舞台，
只有正面或侧面展示给观众，而此次沉浸式街
角话剧，‘舞台’是360度。在传统舞台剧表演
中，我们只需要顾及前方的观众，而在街角演
出中，演员需要照顾到现场各个角落的观众。
因此，演员在街角表演中就会有一些变化，包
括对台词的处理、说话时视线的落点等，都要
去作相应的改变。例如，我在舞台上说台词
时，只需要盯住一个点就可以，在露天表演时，
我的视线会洒向站在每一个方位的观众，所以
要边走边说。”

许诺介绍：在开场的舞会中，她和另一位
演员一起上场。由于是户外演出，她们要跟
周围的观众不断地打招呼、进行互动。“顾八
奶奶”在刚上场不久，跟“张乔治”和“胡四”有
一些对话。如果在舞台上，她只对着这两位
演员讲台词就可以，但是到了户外，为了营造
一种舞会的氛围，让观众跟着演员的情绪走，
她还会对着现场的观众说台词。目的就是通
过这种表演方式，让说话的对象从一两个人
变成一二十人，使现场的观众感受到舞会上
的社交氛围，引领观众从心理上成为舞会的

参与者。
为了实现更好的互动效果，街角版《日出》

有很多创新的剧情。比如，“胡四”会在现场给
自己加戏，随机找一名女观众问：“你看我这一
身穿得好看不好看？”紧接着，“顾八奶奶”会说：
“你准是被那个女人给迷住了！”“顾八奶奶”将
“胡四”拉过来时，“胡四”看哪位女观众，“顾八
奶奶”也会朝那位女观众瞥一眼。

许诺坦言，这些与观众的交流片段，虽然
在排练过程中也有提前设计，但是由于每一场
演出是随机寻找观众来表演，所以很多演出桥
段需要演员临场发挥。演员也要随时留意观
众的感受，是窃喜、不好意思，还是兴奋，不同
的观众反馈也会影响演员下一步的表演。
“这种反应是双向的。”在许诺看来，在大铜

钱广场的户外演出，每一场观众足有上千人，他
们在每一场表演后，会根据当时现场观众给自
己带来的反馈作一些细微的表演调整。有时演
员演到某一个点时，自认为观众应该有比较强
的反应，但有可能观众的反应并没有很明显，或
者在演到某一阶段时，观众突然就有了意外的
反馈。所以演员们在演出后，都会去琢磨原因，
商量接下来的表演方式。

对于户外演出的难点，许诺认为，主要就
是来自外界的干扰。在户外演出中，小孩的哭
闹、打电话的声音、人们的说话声等，各种环境
音互相叠加。刚开始演出时，许诺也是不太适
应，但是在演出了几次后，随着经验的增加和
现场音响设备的调整等，许诺也逐渐适应了这
样的街头演出氛围。这对她来说，是一个非常
大的挑战。

天津人民艺术剧院青年演员王知羽，饰演
了街角版《日出》中的陈白露。王知羽说，这是
她第一次进行户外话剧演出，刚开始会有一种
不安全感，站在大铜钱正中间，周围全是观众，
怎么说台词？怎么进行互动？她觉得这次演出
最大的挑战就是考验自己的临场发挥和反应能
力，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和成长的机会，有很多
表演细节，在排练时想不到，可以说街角演出完
全打破了在传统舞台上的表演方式。

王知羽认为，在户外演出，观众有可能是游
客，有可能是来逛街的人，也有可能是喜欢《日
出》这部作品的人，什么样的观众都有。如何把
这些观众留下来观看，是她一直在考虑的问
题。例如有一段“陈白露”与“潘月亭”的对手
戏，舞台版《日出》，王知羽只是与“潘月亭”简单
拉个手，在街角版中，则要跳几个舞蹈动作，让
周围的观众都能看到演员的表情和肢体语言。
在演出最后，王知羽站在阳台上，表演4分钟的
独白。“你曾经梦过有颜色的梦么？”，她每次说
到这句台词，都会向两边的观众各问一遍，观众
的反应也很强烈。

接力《日出》，话剧《钗头凤》在天津人民艺
术剧院门口和金街大铜钱广场，与众多观众来
了一次浪漫的戏剧邂逅。《钗头凤》由天津人民
艺术剧院著名演员王继世、刘景范等人出演，
演员王继世认为：沉浸式街角演出，对演员来
说，是一次酣畅淋漓的考试。在街头巷尾，演
员与观众，通过经典戏剧共情、共融。

记者从天津人民艺术剧院获悉，2025年街
角话剧演出还将继续，其中《钗头凤》于1月18
日、25日下午在金街大铜钱广场进行演出，春
节假期《日出》将再次与观众见面。

与传统曲艺为伴的童年
记者：作为土生土长的天津“80后”，您的

童年在怎样的环境中长大？

张博：我的童年在老城里大费家胡同度
过。这条胡同历史悠久，直到城市改造我家才
搬离。周围环境充满了浓厚的历史气息。我的
许多老邻居，他们的家族中走出过很多历史文
化名人。华世奎、孟广慧等历史名人的故居近
在咫尺。这些老建筑不仅是时间的见证者，更
是文化传承不可或缺的桥梁。每当我踏过那些
斑驳的老门，总感觉仿佛穿梭于过去与现在之
间，体验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时空交错感。

除了丰富的乡土文化外，那里艺术氛围同
样浓郁。从小耳濡目染，我对评书、相声产生了
浓厚兴趣。无论是通过收音机收听节目还是邻
里间的闲聊交流，都能让我深刻体会到传统文
化的魅力所在。可以说，作为土生土长的天津
人，我和我的同龄人都是在这种独特而迷人的
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这份经历对我们的影响深
远而持久。

记者：小时候您喜欢听什么曲艺节目？

张博：小时候喜欢听评书和相声。正是侯宝
林大师的《戏剧杂谈》，让我对曲艺产生了兴趣。
我学普通话也是从这儿开始的。侯先生的声音
纯正而富有感染力，他的表演中融入了多种艺术
元素，如大鼓、京剧等，让我对传统戏曲曲艺产生
了深深的好奇。那时，我在与长辈的闲聊中，听到
了许多艺术家的名字，我总想去听一听他们的作
品，又不知道去哪里找。直到一位叔叔告诉我渠
道，我才在中国大戏院对面的新华书店音像店买
到了宝贵的录音带，当时我开心极了。

小时候，我很喜欢听电台节目，为了不错过
任何精彩瞬间，我甚至会用英语磁带来录制电
台节目，尤其喜欢听刘立福先生的“乡土风趣评
书”等，之后我有幸拜在刘立福先生门下学习评
书。记得有一次，听到了小岚云老师表演的京
韵大鼓《大西厢》，我一听就喜欢上了。当时特
别痴迷，虽然听不懂唱的是什么，但我尝试将听
到的内容记下来，虽然与原文相差甚远，但依然
乐此不疲。那段时间，我仿佛着了魔一般，日复
一日地哼唱着《大西厢》。

记者：师父对您有哪些影响？

张博：我有幸向多位前辈先生请教，杨曼
华、孙书筠、小映霞、白奉霖等。2003年我开始
向师父刘嘉昌学习梅花大鼓，2009年我正式拜
师，并成为非遗传承人。我的师父不仅是一位
化学教师，更是一位票友和艺术家，而我师爷周

麟阁，作为银行行长的同时，也是票友中的佼佼
者。在票友的世界里，学习与享受并重，他们以
轻松愉悦的心态沉浸于曲艺之中，这份热爱超
越了职业的界限。师父在传授技艺时，也秉承
了这一精神，他要求我们精雕细琢每一个字词、
每一个腔调，正如他当年向师爷求学时那般，一
段曲目竟研习了一年。

师父执教于二十一中，而师爷则住在贵州
路附近，师父每日学艺后，不辞辛劳地走回老

城里的家中，日复一日，乐此不疲。这份对艺
术的执着与热爱，让我们深刻体会到学习艺术
之不易。师父常带我参与演出，观摩他人之
长，从而领悟到博采众长、融合创新的重要
性。如今，我鼓励学生们珍惜每一次聆听美好
录音的机会，感激每一位良师的教诲，把握每
一次登台表演的机会。

唱响非遗时代新声
记者：您的表演风格是什么？

张博：艺术之美在于比较，每个人对美的理
解各异，但首要的是学会欣赏。票友传承作为
中国文化的独特现象，展现了艺术源于生活而
又高于生活的真谛。许多艺人虽然并非专业
出身，却能赢得观众青睐，这背后是对技艺的
不懈追求与对观众认可的巧妙把握。“艺”为技
巧之本，涵盖了我从恩师那里所学到的吐字、
归音、唱腔、板式以及舞台表演等技艺；“术”则
是指如何赢得观众认可与喜爱的方法。先生
常说，我们不能仅依赖这些基础技巧，还需广
泛涉猎并汲取周边艺术形式的精髓，尤其是姊
妹艺术的精华。

我的个人风格是什么？从我的师爷周麟阁
先生，到我的师父，再到我自己，我们都在追求
一种儒雅的风格。儒雅并不意味着平淡无奇或
缺乏激情，在舞台上，我们需要能够牢牢抓住观
众的心，让他们深切感受到表演所带来的震
撼。同时，我们也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表
达方式，从而恰到好处。

记者：您在传承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张博：我恢复、改编了《蟠桃会》《大西厢》等
传统曲目，还创作了新曲目《半生思念》，作品讲
述了沙洲村半条棉被的故事，融入了音乐元素，
得到了专家们的好评。另外，《中国民间文学大
系·天津卷》说唱卷的编纂工作正在进行中，由
我和师弟佀童强担任副主编，至今已出版三
卷。这项全国性的工作涵盖了民间文学、俗语、
谚语及故事等多个领域。在京津两地，我和谢
岩共同推出了“全堂八角鼓”这一演出形式。谢
岩不仅是该项目的出品人，还是一位资深的戏
曲曲艺演出策划人。这种源自清代的艺术形式
实际上就是一场“北方曲艺大联欢”或“曲艺晚
会”，它将大鼓、单弦、梅花调、相声、马头调、戏
法等多种艺术形式融合在一起，对多个曲种进
行展示。参与演出的年轻演员们都是经过多年
研习的优秀青年票友，伴奏团队也以年轻人为
主。尽管这种古老的艺术形式看起来有些陈
旧，但舞台上充满活力的新面孔，让人们对传统
艺术的未来充满了希望与信心。

记者：您觉得，近年来曲艺观众有哪些

变化？

张博：可以说，德云鼓曲社给天津乃至全国
的曲艺界注入了一股新的力量，这股力量不容小
觑。他们在推动曲艺发展的同时，也遵循着传统
的规矩，认认真真地去做，这是一件好事。它不
仅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曲艺，还培养了观众群，
提高了他们对艺术的认识。现在的观众群在逐
渐年轻化，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现象。以前我师
父说，“你们就是奇了怪了，小孩爱听这个，论岁
数是隔辈，中间断了。”现在我的学生跟我的孩子
差不多大，一辈一辈接上了。咱们的非遗传承，
就是要让这门技艺传下去。

艺术是无止境的，需要活到老学到老。在
不同的年龄阶段，演员的艺术表现都在不断
变化。一个60岁的人不可能用20岁的心态去
表演。变化是为了维持自己在舞台上的艺术
生命，但是变不能离宗，不能离经叛道，这是必
然的。

记者：在教授学生方面您有何心得？

张博：我们的传统艺术传承工作，得到了
天津市曲艺团的支持，尤其是得到了众多杰

出乐队老师的帮助，特别要感谢钟吉铨先
生。曲艺团乐队的老师们虽年轻，但他们很
好地传承了老一代人的技艺。我的徒弟可以
和这些艺术家学习演奏，这也弥补了我不擅
长乐器的不足。艺术的传承有两大支柱：一
方面是专业院团的系统教育，另一方面则是
票友界的自发传播，两者相辅相成，共同促进
了传统艺术的发展。

我的学生都是因为热爱梅花大鼓而找到
我，他们都是从喜欢唱开始的，没有一个人只是
单纯地喜欢听而不去实践。然而，人的天赋是
有限的，有的学生嗓音条件可能不太理想，而有
的学生非常适合舞台表演。对于那些在舞台上
表现出色的学生，我会让他们更多地参与舞台
演出，包括乐器伴奏等。与我一起上台表演的
徒弟任洽还是名中学生，跟我学了三四年，还能
担任伴奏，徒弟贾柠砜、于元玮等报考了艺术领
域相关专业的研究生，理论研究的目的也是为
了深入研究和发展这门艺术。

记者：如何让更多的人了解这种艺术形式？

张博：梅花大鼓以其独特的韵味和雅致的
风格，在众多艺术表现手法中脱颖而出。然而，
正如所有艺术形式一样，它也有其局限性。我
们无法期望每一种艺术形式都能变得极为普
及。非遗之所以珍贵，不仅因为它承载着历史
的传承，还因为它相对较小的受众群体，使其传
承不易。面对这种情况，我们的目标是吸引更
多的观众来了解并喜爱梅花大鼓。

我们并不追求让梅花大鼓成为妇孺皆知、
人人喜爱的存在，而是希望它的观众群体能够
逐渐扩大。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能接受这种艺
术形式，并认识到它并非过时之物，而是一种既
古老又充满新意的艺术表现形式。艺术的价值
在于发挥其独特之处，对于梅花大鼓而言，音乐
性强是它的优势。我们的民族音乐博大精深，
蕴含着无尽的宝藏等待我们去挖掘和展现。通
过扬长避短，我们可以让梅花大鼓这一古老的
艺术形式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从而吸引更
多的观众。我期待能够培养出更多具有创新精
神和实践能力的学生，让他们成为这一古老艺
术形式的新生力量。


